
□荆博 魏晓凡

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创排的新编京剧现代戏

《宋家姐妹》（以下简称《宋》），自 2011 年年中上演以

来，好评不断，除了独特鲜明的人物性格塑造、流动舞

台和光影造型的精巧设计以及婉转深沉的程式唱腔

等精彩元素之外，该剧在音乐方面的创新设计更是令

人眼前一亮，可谓个性十足，独树一帜。

一、主题歌的使用及其“回旋曲主部”式的地位

完整地看过这部作品的观众，恐怕没有谁不记得

《人生十字路》的歌声，这首歌把“戏曲音乐的上下句与

民歌起承转合的创作手法相结合”（该剧音乐设计者

朱绍玉语），其旋律既不与京剧音乐产生明显的冲突，

又富于抒情歌曲中常见的那种较为鲜明的自由创作

和发挥的印迹。歌曲的主旋律线在剧中不同位置以演

唱的方式出现了4 次，故作者称这首歌为整部戏的主

题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本文的探讨不止于此，因为

不论是关于其各次呈现方式的设计，还是关于主题化

音乐手法与传统戏曲音乐的耦合，目前还都未形成足

够丰富且体系化的理论，而《宋》在各方面的成功正是

在理论之路上前进一步的契机。

首先来看主题歌在表演方面的逐次变化。在第一

场中，宋庆龄初次感到小妹送来的请柬如此棘手时，

这首歌曲响起，演唱者是从乐池中升起的一名女歌

手，此时歌手并未使用京剧唱法，但伴奏音乐中依然

有胡琴跟奏，旋律也与歌手所唱的一致，这种伴奏方

式从乐器的使用到织体的选择，显然又都很有京剧韵

味，主题歌在剧中的第一次展现即以这种跨门类的

“合璧”配置完成，或许亦可理解为对本剧音乐设计风

格的一个标志性宣示。而主题歌第二次出现时（第二

场尾部），女歌手的编制颇引人玩味地增加到两人，且

旋律线中有少量二部和声显现。这样，不论是视觉上

还是听觉上，主题歌的厚度都增强了，而且在主旋律

与歌词均不变的情况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发展感。到第

六场开场前，主题歌第三次被咏唱出来时，女歌手人

数更增加到三人，此时不只和声更为丰富，而且在一

些词句上还出现了音乐的对位（即主声部和副声部在

旋律线的节奏以及歌词吐字时间点上的优美错位），

可以说随着剧情走向高潮，主题歌演唱所形成的气场

也越发宏大起来。而到了孙文与宋庆龄在幻境中的大

段对唱赢得满堂喝彩，情节即将转向紧张激烈的终场

戏之前时，主题歌在维持观众注意力的关键节点上还

做出了第四次歌手呈现，此时为避免变化方式过于机

械，作者并未引入第四名歌手，而是作出了两项相当

巧妙的设计：首先是将前四句歌词变为哼唱，这样做

既在形式上保持了新鲜感，又体现出主角那种虽因对

时局无奈而愤懑无言但依旧坚守信仰的心态；其次是

歌曲第二部分“恩恩怨怨……”在旋律基本不变的情

况下把歌词更换为“宁受肝肠寸断苦，誓为人间争大

同”，换词不换曲的做法带来了充足的动力感和升华

感，而歌词的文辞更是对宋庆龄的高风亮节作了坚定

的总括。这一次比增加声部和织体厚度更为主动、更

富有明确语义因素变化，主题歌恰到好处地完成了在

全剧正规表演时间内的使命。此外，主题歌旋律在第

三场还曾以胡琴奏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细说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生十字路》作为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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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时间份额上占据绝对主力位置的京剧表演形成

了一种力度与广度上的平衡。这不难令人联想到西洋

曲式理论体系中的“回旋曲”，即 A-B-A’-C-A’’

-D-A’’’-……回旋曲给听众的核心艺术意象便是主

题 A及其反复地出现。另外还有其每次出现时可能发

生的适度变化以及它与各个不同的副部之间的衔接

和交融，但若没有了各个副部，则回旋曲就成了变奏

曲，再出色的主题也未免会显得缺乏支持，其自体变

形亦无法摆脱炫技嫌疑。诚然，戏剧结构并不能与器

乐曲的曲式作严格的类比，但这种借鉴对我们有着重

要的启发：回旋曲的主部是整个音乐的核心，主题歌

的歌词（乃至旋律创造）也是全剧核心意境和基本风

格的集中体现，当这一体现以多次传播的累积效果在

观众心目中留下烙印后，听众记忆中就多了一个醒目

的“索引标签”，也就在此后的音乐经验中有更多的可

能在头脑中召回关于当时观看这部戏的体验，从而让

整个作品过目难忘。另外，仅就反复歌咏的模式而言，

也应合了《宋》剧强烈的现代历史剧特征，实际上悄然

引发了对史事及其价值评判的思考。或许有人会认为

“主题歌—回旋曲”的方式过于直白，但我们如果抛开

艺术表现方式的偏好不说，无法否认的一个情况是，

这种直白在当代青年观众群体中相当受欢迎。艺术表

现不能没有含蓄，但也不能机械地一味含蓄。《宋》剧

主题歌的使用，应该可以看作在直白与含蓄之间寻求

收放自如的境界的一次尝试，这方面的问题也许还须

另文详论。

二、原创的交响化音乐的使用

《宋》的伴奏乐队与不少新编京剧类似，含有一些

西洋交响乐队中的乐器，于是该剧的音乐中也出现了

不少为西洋乐器原创的段落。通观全剧，可以发现作

者对西洋乐器乐段的处理手法是相当全面的，可以主

要分两类来看。第一类是将单纯的西洋器乐作为舞台

画面的背景音乐，主要体现在剧目首、尾的两处电影

段落，以及第五场里在舞台深处由现场演员用舞蹈史

诗般的动作表现劳苦大众挣扎和辛亥烈士奋斗的段

落（或可称影视艺术化了的真人段落）。因此可以说这

几段交响乐的用法与影视配乐比较类似，符合影视音

乐理论中“声画同步型”的创造原则，为全剧增添了几

分影视色彩。由于近些年来在严肃历史题材方面影视

的影响面明显大于舞台戏剧戏曲，所以这种带有跨艺

术门类倾向的处理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颇具合理性

的。第二类是交响乐器与戏曲伴奏文场或武场的结

合，即由来自交响乐和传统戏曲乐队的各一两样乐器

彼此配合，形成重奏，这种乐段的写作对作曲者的水

平是较大的考验，而朱绍玉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他写出的这种复合配器的乐段并不多，但每一段所对

应的情节和场景都很准确。例如武场锣鼓与西洋交响

搭配的典型段落是第一场张太雷与反动军警搏斗的

场景，锣鼓衬托出了情节的紧张和演员身手动作的潇

洒，而西洋化的旋律不但承接片头电影段落配乐之余

绪，也符合张太雷作为曾经留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

土生土长的勇猛武夫）的气质与品位。此外，第三场

“柴一”主题也有类似配置，后文再谈。至于文场（主要

是胡琴）与西洋交响的搭配，典型段落有第五场宋庆

龄独自痛思时提琴与胡琴的独奏接力，以及第六场宋

庆龄将手镯送给美龄，表示要相忘于江湖时，大提琴、

小提琴二重奏（似象征姐妹过往羁绊）与胡琴独奏之

间的接力。这两处的音乐，均利用拉弦乐器之间在音

色上固有的相似特征（但绝不是相同）和“合璧”式旋

律的巧妙接合，保证了音乐效果的和谐顺畅，同时又

展现了独奏拉弦乐器的丰富表情功能，在人物心理斗

争最激烈和情绪变化最微妙处提供了听觉点化。

三、西洋音乐经典素材的灵活引用

《宋》剧直接引用过的经典西洋音乐主要有三段，

分别是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乐》第二乐章中的经

典慢板主题段落（单独作为歌曲时亦称《念故乡》）、柴

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主题段落（亦被

称为“春”），以及斯美塔那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第二乐

章“沃尔塔瓦河”。三段音乐均由舞台上宋庆龄房间里

的留声机“播放”，其中“沃尔塔瓦河”在第三场和第六

场各出现一次。作曲者曾谈到，历史上的宋庆龄即深

爱交响音乐，这也是他引西方经典名曲入本剧配乐的

一个动机，即符合人物的身份。关于这一点本文无可

多谈，关于这三段经典的详细背景介绍由于资料很容

易找到，这里也不拟赘述，下面主要从“留声机”这个

场景细节做一些思考，即关于“引用音乐”的技巧问

题。如果套用影视音乐的术语来说，由于留声机是观

众清晰可见的，且属于剧情中本有之物，所以这 4 次引

用都比较近乎影视配乐中的“有源音乐”，即艺术画面

中明确出现了音乐的来源（当然，不论是影视剧还是

本剧目，实际的乐声都是另配的，但这并不影响有源

音乐的定义）。笔者认为这种安排是作曲者高明之处，

即让那些可能在很多观众那里已是耳熟能详的著名

乐段出现得更为合理。试想，如果将引用段落与原创

段落一样放在乐池中奏出，或不设置留声机而任由扬

声器放出“天籁”，即便其出现时机仍然紧扣剧情需要，

却也会损害整体视听感受：太过熟悉的其他音乐在新

剧目中突然出现，反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因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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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保存起来；想象又将它们加以组合。”③戏剧舞台上

的一桌二椅，在观众的想象中可以是城墙、兵营，也可

以是闺房、后院。总之，在这里，没有企图建立幻觉真

实的布景，舞台上多数实物的内涵并不确定，场景由

观众的联想与幻想来决定。这种由舞台提供许多知觉

现象，进而通过观众联想、产生表象的审美欣赏进程，

使观众一次又一次明白了自己所处的观赏者、第三者

的地位，从心理上与剧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注释：

①（意）穆拉多利《论意大利最完美的诗歌》第一卷

第 14 章、15 章，译自卡利特选《各派美学》第 61 页

②（意）马佐尼《神曲的辩护》，译自基尔伯德编《柏

拉图至德莱登文评选》，第 386-387 页

③（法）伏尔泰《哲学词典》，《想象》条，德苏伯书店

版《伏尔泰全集》第 14 卷，第 1276 页起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

（上接 13页）

许应该说从历史人物实情和舞台效果两方面来说，经

典交响名段是“必须”作为有源音乐出现的。值得一提

的是，作曲者的引用并不是机械的，他很注意挖掘这

些经典乐段的力度与情感结构，并将其不失时机地与

京剧元素融合起来。例如“柴一”的著名旋律，在这部

钢琴协奏曲原作的开头并非是用担任主奏乐器的钢

琴来表现的，柴可夫斯基选用的是弦乐组，且是连弓

奏法，以求展现万物复苏之时那种在大地上纵横流贯

的生命力，而钢琴手则发挥钢琴的声部厚重、颗粒清

晰的天然优势，以柱式和弦击出坚实的节奏来应和弦

乐组，仿佛在为春天的希望而鼓与呼。而《宋》第三场

结尾使用这段音乐时，随着宋庆龄彷徨的脚步，一声

声锣响正击打在一个个柱式和弦的节奏点上，边鼓的

密集轮奏更增强了气氛的紧张度。交响音乐的情绪是

热烈的，也是宋庆龄所喜欢的，但锣声和边鼓却为此

场景添加了异样的美感。主人公心中的纠结以“中西

竞奏”的奇特声场得到了洞现，大幕随之落下。就音乐

元素的组合创新而言，该段无疑是全剧的最亮点之

一，另外《念故乡》与庆龄引美龄回顾当年旧事的场面

相配合，“沃尔塔瓦河”中模仿湍急溪流的旋律与主人

公面对武汉紧迫局势时的焦急心绪相配合，也都十分

贴切。只不过令笔者稍感遗憾的是，“沃尔塔瓦河”的

两次出现本来就都不很长，却都是随着其他人物的登

场而快速被“切断”，听觉上的转换还是略显生硬。在

音乐音响编辑技术中，突然的切断（或很快速的淡出）

是比较忌讳的，因为这种做法违背听觉舒适的基本原

则。当然，我们并非说这种技法不能使用，事实上，如

果是为了表现人物或事件的突然出现，且这种出现意

味着剧情或情感上的巨大转折时，“不舒服”的听觉设

计恰是带给观众心理震荡的一种佳选，但是，就《宋》中

的这两次“掐断”而言，尽管登场人物与主人公之间存

在戏剧矛盾关系，但这种矛盾的激烈程度似乎并未在

人物的“出现”这一瞬间就陡然增强，换句话说，人物之

间就“是否出席美龄的订婚典礼”而发生的交锋是主

人公在对方到来之前就早有心理准备的。因此，在此

是否值得用一些新的音乐转换设计来弥合“掐断”带

来的不适感，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四、器乐表演形式的适量突出

《宋》剧利用可升降的乐池，不仅给了整个乐队以

展示风采的机会，还对独奏演奏员以及歌手起到了一

定的“明星化”效果。如序幕阶段大提琴与高胡的二重

奏、第五场开始之前京胡“华彩式”的独奏段落（华彩段

的出现本身也有西洋音乐文化元素），都把西洋乐器

和民族乐器的独奏者置于暂时高过舞台演员的地位

上。尽管《宋》作为名家荟萃的新编戏，器乐独奏员的

光芒在绝大多数观众看来都不会盖过舞台上的京剧

艺术大师们，但不论是对于独奏员的表演心理乃至自

我认同来说，还是对于剧院环境中的艺术元素多样化

来说，《宋》剧都做了有益的尝试。真正有活力的舞台

艺术从来不惮于和关系或远或近的其他各种艺术形

式相互欣赏与借鉴。各种艺术形式及其所含的诸多元

素在竞争与合作中不断综合化的进程，也正是各种

“非遗”活态传承中迟早会发生的变化。面对复兴传统

戏曲艺术的重任，尝试的脚步迈得大些并不可怕，因

为传统艺术深厚的内涵正如一块磁石，保证着大多数

从业者和观众的核心评判标准。内涵能坚定，外延能

开放，才是一个领域健康发展的征兆。

《宋家姐妹》整出戏中，以不同的技巧，不同程度地

运用非传统戏曲伴奏乐器和非传统戏曲音乐素材的

段落至少有二十余处。这种对戏曲中的新式音乐使用

成果的观察和提炼，或许能为今后新编京剧的创作带

来一些可资借鉴的思想素材，并为我们以更加系统化

的目光看待戏曲文化与音乐文化的有机结合提供帮

助。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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